
小凌河，从朝阳县东南部 15 个

乡镇经过，河流长 118 公里，如一条

温润的血脉，滋养着两岸 20 多万常

住人口。40 年来，正是这条河的浸

润，让“亦耕亦读”的文学种子在泥

土里生根发芽，长成了“枝繁叶茂”

的文学群落。

“果实就是一代代子孙，多少年

来，一架牛犁，拉着一犁沉重的乡

土，才让村庄扩大繁荣；炊烟在早午

晚扶摇升起，才让乡村渐渐地生长

起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果实就

是一代代子孙，所以不管到哪里，都

忘不了这一犁土。”农民作家魏泽先

在散文集《大雁往北飞》中如此描述

辽西的“乡愁”。他平时在市区打

工，农忙时节回家耕种，但从未停止

创作。

已是中国作协会员的魏泽先只

是小凌河作家群中的一位代表。这

个独特的作者群体，“他们一手拿锄

头，一手握笔杆，是中国文坛独特

的‘素人写作’现象。”省作协副主

席王文军这样评价。他们的共同

特点就是笔尖凝结的真挚情感和

地道的辽西风味，他们刻画小凌河

沿岸人与事，为地域文学留下了深

刻印记，如一种深情的“精神还乡”，

守护了一份质朴的乡土记忆和情感

纽带。

中国作协会员周莲珊也是小凌

河作家群中的农民作家。他创作、

主编、出版儿童文学图书 200 多本。

其中，短篇少年小说《雪狼白蹄儿》

获第八届冰心儿童文学奖。他这样

回忆自己的创作经历：“2000 年前

后，我还不会用电脑。已经是成名

作 家 的 胡 景

芳老师把我喊到家里，手把手地教

我开机、建文档、点存档。头一回写

长篇，8000字没存盘就关机了，我急

得直跺脚。后来稿子获了奖，我也

成了朝阳县第一个用上电脑的农民

作家。”

后来，周莲珊学胡景芳，把自家

堂屋改成书屋，培训了上千名文学

爱好者。

已是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专业编

剧、一级作家的李铭说，他刚买电脑

时不会打字，就去尚志乡找周莲珊

大哥请教。“当时大哥要去集市上卖

面粉和大米，见我来了就把我拽到

小屋里。嫂子炒菜，我们喝酒、谈文

学。长夜漫漫，我们睡意全无，谈到

深夜。第二天一大早，他才去集市

上做买卖。我就徒步走着去冯杖

子，路过（陈）雨飞家，去赵清余二哥

家。二哥在家等得焦急，一只小鸡

也早被他下锅了。我们就在二哥家

的火炕上聊文学、聊写作……”

这样的文学聚会时常发生，也令

小凌河流域文学青年们用记忆和经

历描绘出了自己心中的那条河。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几代人在

文学道路上开始挣扎与

跋涉。难得的是，小凌

河作家群的作家从不会独行，他们

总会遇到领路人和同路者。

朝阳作家秦朝晖认为，小凌河

作家群“站在最小的地方与世界对

话”，其创作是“东北作家亲手写东

北的实践进路，也是精神谱系上的

重要突破”。

朝阳散文家谢子安总结：“我们

无须夸张故乡的意义，无须对文化

地域性积累过分地固定。我们在不

可逆的时间里运行，正在卷入范围

广阔的文化融汇，但我们无论走出

多远，故乡也在我们血液里悄悄潜

流，直到有一天突然涌向我们的心

头，使我们忍不住回头眺望。”

离开内蒙古草原来到朝阳生

活工作的作家付久江，其作品以

质朴的语言、生动的细节承载时

代的记忆与个体的情感。正如小

说《神牛神牛》的结尾所写：“目送

神牛渐行渐远，古克力摔跤的画

面在我脑海中再次定格。我

仿 佛 听 到 那 声 呐 喊 变

成 了 一 颗 子 弹 ，击

中了即将冲刺并

赢 得 胜 利 的 古

克 力 ，将 他

从赛场抛

掷到燕城的大街上。”

蒙古族作家梁鼐，则以草原叙事

拓展着朝阳作家书写的边界。这位

父辈定居于小凌河南双庙村的作家，

15岁前每年都要前往赤峰克什克腾

旗的夏牧场，与移居在此地的叔父家

的堂哥朝鲁、妹妹娜仁在草原奔跑骑

马，躺在夏夜草原上看繁星满天，听

堂哥吟唱蒙古族“好来宝”。这段镌

刻心底的记忆，化作《土默特的歌谣》

中汉族姑娘被蒙古族老人收养、成长

为医者的民族融合叙事。

截至目前，小凌河作家群已有中

国作协会员7人、省作协会员36人、市

县作协会员100余人。代表性作家有

秦朝晖、李铭、魏泽先、周莲珊、于香

菊、娜仁琪琪格、苏笑嫣、李广智、朱振

山、孙宝良、北君、刘健鹰等人。

2025年6月，省作协在尚志乡召

开作者群研讨会，是历史上首次在

乡镇为农民作家召开的高规格研讨

会。小凌河畔的奋斗与坚

守，有了最真切的

文学注脚。

河的滋养：泥土与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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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凌河之名描绘于彼朝阳
本报记者 刘臣君

制图 董昌秋

值得深情书写

李铭李铭

河流是孕育生命、生成历
史的，综观古今中外文学史，
以河流为核心意象、叙事背
景，或以河流相关的文化为审
美中心的作品数量众多。

在辽宁西部，大小凌河
这两条母亲河，用千年的流
水，养育出一群扎根泥土的
作家——他们喝着凌河的水
长大，看着河畔的庄稼抽穗、
草木枯荣，笔下的每一个字，
都带着凌河的湿气和辽西的
烟火气，在当代文坛上烙下
了独一无二的“朝阳印记”。

与其他流域文学相比，
小凌河流域文学呈现出独特
的风格特质——“素人写
作”。它让当代乡土中国有
了最鲜活的注脚，让河流与
乡土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
化符号；追寻历史与远古的
踪影，成为一代代朝阳作家
的重要命题。

内容
提要

作者耗时一个多月，从建

昌县的要路沟大凌河源头徒步

至入海口，以“行走书写”的方式

完成了这部“河流民族志”，详细

记录了沿途见闻与人文故事，让

大凌河从地理符号成为承载辽

西人集体记忆的文化图腾。

由两度获得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骏马奖”的萨仁图娅历时

十年创作而成。该书全景呈现

了蒙古族文学巨匠尹湛纳希的

一生，收录了240余幅作者实地

拍摄的实景照片，生动展现了

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

让这位“蒙古族的曹雪芹”重新

走进大众视野。

▶《走进古国牛河梁——
红山文化发现百年纪实》

全景呈现红山文化发现百

年的完整历程，三位作者徒步行

走考察牛河梁遗址群，以通俗生

动的视角解读考古发现，让“古

国牛河梁”走出学术圈、走进大

众视野。该书入选辽宁省主题

出版重点扶持项目。

朝阳 CHAOYANG

▶《大凌河传》

▶《尹湛纳希》

当笔触越过当下烟火，便抵达

了凌河流域的历史纵深。这里的书

写，既有对文化根脉的深情打捞，也

有对河流本体的虔诚朝圣，让大小

凌河从地理河流升华为承载集体记

忆的文化符号。

大多数的朝阳作家，都受过胡

景芳的指导。胡景芳出版于1979年

的儿童文学作品《苦牛》，记录了凌

河畔旧社会的苦难。至今还有读者

留言：“《苦牛》令我想起了余华的

《活着》，初一时在一小说集里看的，

不知是那时年少还是因为它的深刻

传神，心疼又无可奈何。贫瘠困苦

土地上的人民与地主阶级斗争着。

被土财主勒死的大黑，让眼泪流到

天亮，时至今日记忆犹新。”

胡景芳笔下的辽宁西部山区特

色鲜明：苦牛的姐姐“背着一篓干柴

枝子，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跑着，头

顶上又陡又险的石级，一块一块都

像往脑袋上砸下来似的，吓得我头

也不敢抬”。

把大凌河的历史率先推上话剧

舞台的，是上一代创作群体中的隋志

超与刘家声、张汉良，他们合作创编的

话剧《凌河影人》，讲述了上世纪20年

代大凌河一带民间皮影艺人的传奇故

事。两个皮影班主为争夺“影匠王”的

金匾，结下了仇恨。九一八事变后，两

家皮影班艺人在国破家亡最危险的关

头摒弃前嫌，同仇敌忾，毅然用唱皮影

的灯油点着了影棚子和自己的身体，

共赴国难，舍生取义，上演了一曲悲壮

惨烈的抗日壮歌。

“我演这部话剧是 20 年前的事

了，排练过程非常兴奋，给我留下印

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发生在大凌河畔

的故事，剧情赶劲儿，演得过瘾，人

物创作也很有冲动。”演员宋国锋

说，自己的故乡也在大凌河畔，台词

都是家乡话，演起来特别顺。

2007 年，宋国锋凭借《凌河影

人》中的演出摘取中国戏剧“梅花大

奖”桂冠，总计荣获三次“梅花奖”，

成为“三度梅”得主，为中国话剧获

此殊荣第一人。

“朝阳每一部优秀剧作的荣光

背后都有滋养精品生长的沃土，更

有一群为艺术倾心付出、默默坚守

的创作者。”朝阳市文联副主席林爱

华感慨地说。

萨仁图娅的历史书写，为这一维

度增添了亮色。作为两度荣获全国

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作家，她一

生都在书写民族融合历史中的血脉

深情。她笔下的尹湛纳希，被誉为

“蒙古族曹雪芹”。尹湛纳希的作品

《一层楼》《泣红亭》是学习《红楼梦》

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当时的社会现实

为题材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蒙古

族长篇小说先河。其故居忠信府坐

落于大凌河与牤牛河交汇处，农耕文

明与草原文明在此交融共生，也塑造

了这位文学巨匠的精神底色。

“写《尹湛纳希》，是责任，是情

结，不竭诚，则羞愧。”为了这部传记，

萨仁图娅耗费整整 10 年，走遍尹湛

纳希足迹所至之地，查阅海量史料，

拍摄240余幅实景照片，写到动情处

彻夜难眠，即便身体透支也不曾停

笔。她主编的《尹湛纳希全集》母语

版已有 3个版本，2025 年推出的《尹

湛纳希全集》汉文版七卷本，是几代

人的文化接力；撰写蒙古文库的《蒙

古族非母语研究》一书，是以辽宁地

域为着笔点而丰富我国少数民族非

母语研究的案例；在新作《山河铭记》

中，诗意书写生于凌河流域的抗日英

雄赵尚志、乌兰等英烈。

她的文字里没有空洞的概念，

只有血脉相连的家国温情。

朝阳市作协原主席邸玉超的

《大凌河传》以自己的身体为母亲河

作传。在他的笔下，地理上的大凌

河流域与历史层面的“世界上第一

只鸟”、红山、龙城一一交融，完成了

对一条河最彻底的想念。

2015 年 6 月 15 日，邸玉超与妻

子背起行囊，从大凌河源头出发，一

步一步向着入海口前行。33 天里，

烈日、暴雨、泥泞、荒坡，他们走过无

人河滩，借宿陌生村舍，曾被狂风暴

雨困于野外，也被沿途乡亲的一碗

热水、一句问候温暖。脚上的鞋磨

破了，腿上满是蚊虫叮咬的痕迹，手

中的笔记本，记满了河水流向、沿途

见闻与百姓故事。

“每一步都踩在凌河的土地上，

每一个字都浸着河水的温度。”这场

徒步是对母亲河最虔诚的致敬。这

部荣获第九届辽宁文学奖的作品，

不是简单的地理游记，而是一条河

的生命史、一方人的心灵史，让凌河

从地理符号，变成刻在辽西人骨血

里的文化图腾。

当下，朝阳的作家们仍在延续

着历史地理上“行走的书写”：袁海

胜的散文从朝阳的《那家小馆》写到

丝绸之路、拉萨的八廓街。崔士学

的《黄昏往前一点点》《辽西古道》，

用行走勾勒丘陵沟壑间的岁月褶皱

以及辽西古道上的往昔与今朝；周

艳丽的《这是草的世界》提醒人们，

在永恒的时间与自然面前，人类既

渺小又珍贵，而与故乡、传统的关

系正是在不断的“离去”与“回望”

中，被赋予复杂而深刻的意义。

他们的创作证明了凌河流域的

历史文化根系，既能深扎泥土，也能

伸向远方。

河的回忆：历史与文脉

“花鸟源头，文明曙光”，笔触

溯流而上便触碰到朝阳最悠远的

文明源头。

2023年，牛河梁遗址被“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确定为“中华文明

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古

国牛河梁”成为朝阳最耀眼的文

化名片。

考古学的重大研究成果，于

文学创作者而言，是一次又一次

惊喜的发现。远古的朝阳，既是

他们不熟悉的，也是他们无法以

脚步去追寻的。但同在一片星空

之下，那片迷人的遥远足以引发

他们的追寻与文学的想象。

“考古队员用刷子刷去头像

上的泥土，用竹扦剔去鼻窝里的

泥土，将旁落的鼻子恢复到原位，

一个完整的人面塑像呈现在考古

人员面前：宽而平的额头，厚厚的

上嘴唇，大而明亮的眼睛，仰面朝

天、面涂红彩、鲜艳如新……在场

的人不约而同地喊出‘红山女

神！’”“沉睡了五千多年的红山女

神，在这个朝霞满天的秋日蓦然

醒来，她跨越5000年历史尘埃与

世人见面。”在张男、邱凌、邸玉超

青、中、老三位作家合著的《走进

古国牛河梁——红山文化发现百

年纪实》中，如此描述这一震惊世

界的发现。考古工作者们科学、

理性的工作成果，唤醒了文化工

作者们的创作热情，把学术性极

强的论文，变成了可感、可亲、可

读的文学作品。

开篇一句“这里是辽西”，将

大凌河、三燕文化、边塞诗意熔于

一炉，让红山文化走出学术圈，走

进普通人的心中，成为推介牛河

梁的“文学名片”。

为了这部作品，三位作者耗

时两年，徒步行走一个多月，踏遍

牛河梁所有核心遗址。他们踏过

积石冢的碎石，站在“金字塔”台

基上，听松涛呼啸，风穿过5000年

前的建筑遗迹，仿佛能听见先民

的呼吸、祭祀的鼓点。

张男说，第一次踏入未开放

的核心区域时，自己的脚步格外

轻柔。“脚下是五千年文明积淀，

眼前是辽西连绵群山，那一刻无

须言语，唯有穿越时空的震撼与

敬畏。”在书中，他们以“5000年前

的营造师”“最古老的女神庙”等

鲜活视角，将红山考古发现写成

有温度、有故事的文字。

在辽宁省作家协会公布的

2025年度重点选题名单中，尹文

勋、张日新二人聚焦“牛河梁红山

文化主题”的新作《出红山记》与

《一个人的牛河梁》双双入选。

“在《出红山记》里，红山女神

是一位部落首领，为了把他们的

生活描述得更生动可信，我细致

研究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服饰，

以及从蒙昧到文明社会形态的演

进。”出版过长篇历史小说《大明

凌云》《元朝原来是这样》的作家

尹文勋说。

这次入选，标志着小凌河作

家群新一代作家的创作，正从个

人化的书写迈向响应时代文化命

题，展现了对本土历史文脉的执

着叩问。

大小凌河长流，文脉永续。一

代又一代朝阳作家，以河之名“描绘

于彼朝阳”，书写土地深情，让辽西

文脉在笔墨间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河的追寻：远古与星空

张男

萨仁图娅

梁鼐


